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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劳动具有非常显著的情感特征，通常被认为是高情感劳动工作，具有情境性、互动性以及情感性特

征。实际教育情境中，教师在外部工作情境、情感事件以及教师自身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面临

着情感失调、情感负荷与情感倦怠等现实困境。为应对教师情感劳动困境，有效提升教师情感劳动水平，

可从构建多方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有充足自主权的情感空间，提升自身反思与情感智慧能力等方

面进行优化，促进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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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labor has very significant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high 
emotional labor work, with situational, interactive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each-
ers’ emotional labor is often carried out in the work situation with restrictions everywhe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to adjust their emotions frequently in order to cope with various emotional 
events, resulting in realistic difficulties such as emotional dissonance, emotional pressure and emo-
tional burnou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it can be car-
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multi-linkage social support system, building an emotional 
space with sufficient autonomy, and improving their self-reflection and emotional wisdom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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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教师主体的现代化。为提升教师质量促进教育现代化进

程，需要全方位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和心理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保障教师的幸福感及成就感，“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克服职业倦怠，激发工作

热情”[1]。情感劳动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2]，要保障教师的幸福感，必须兼顾其情感及情感劳

动。然而，当前过分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而忽视有意义的生命体验，以及长期高强度的情感投入却得不

到相应支持与回馈的现状，过度消耗情感资源引发情感失调、情感负荷乃至情感倦怠。此类负面情感状

态不仅严重损害教师的心理健康，还会直接反映在教学活动与师生互动之中，最终影响学生的发展与教

育质量的提升。鉴于此，本文拟从情感劳动理论出发，探讨教师情感劳动的内涵、特点与现实困境，寻

求优化途径与策略，以期促进教师身心健康发展与专业发展，助力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进程。 

2. 教师的情感劳动 

(一) 内涵 
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人们都倾向于扮演一定的角色并努力产生某种印象，这

种印象要求遵循一定的规则，表现出适当的情绪[3]。基于此观点，霍赫希尔德提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是“要求一个人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

[4]。情感劳动在服务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空姐或餐饮行业员工，即便内心不悦，也须保持微笑。在这

种情境下，情感不仅仅是员工个人的感受，而是成为了组织为了塑造良好形象而规定的公共表达。简言

之，情感劳动可以概括为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依据一定的社会规则、组织要求或他人期待，管

理和控制自身情感，以影响他人的情感与行为的一种劳动形式。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作通常具有三个显著

特征：一是劳动者需要与他人保持直接且频繁的接触；二是劳动者的工作能够对他人的情感状态产生显

著影响；三是劳动者的情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和调节。   
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活动中教师需要与学生、家长、同事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互动，需要表现

出符合教育规定与规范的情感表达。由此可见，教师从事着情感劳动，但与普通服务行业相比，教师情

感劳动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维的特质。根据情感劳动的相关理论，在组织的商业化运作中，情感能够转

化为实际的工资报酬，因而具备了显著的交换价值。而在教育领域，教师的情感投入与表达超越了单纯

的经济交换范畴，更多地基于专业规范和职业使命的要求，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事业的进步。

这种劳动的价值并不直接体现在经济报酬上，而是以一种“礼物”的形式实现，即教师按照职业规范付

出情感，期望从学生身上获得诸如赞许、尊重或鼓舞等情感上的回报。 
由此，从教师所要遵守的职业规范和期望出发，有学者认为教师情感劳动是教师根据教学规范和期

待，抑制、创造与管理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表达的过程[5]。基于对情境的考虑，有研究将教师情感劳动定

义为“在教育教学的师生互动情境中，教师为完成学校交给的教育教学任务，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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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调节加工，以表达适合教育教学活动的情感的过程”[6]。还有学者将教师情感劳动界定为教师在人

际互动交往中，为表达组织所需的情感而作出的努力、计划与控制[7]。虽然有关教师情感劳动的概念尚

未有明确的界定，但总的来说，教师情感劳动指的是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为回应社会、学校等对其

的期待与要求而自觉调整情感表达以影响学生与自身的行为。 
(二) 特征 
从教师情感劳动的概念内涵，以及教师劳动的特殊环境、实践活动等方面透视，教师情感劳动有明

显的情境性、互动性和情感性特征。 
首先，教师劳动是在特定情境中进行的。教育情境千变万化，教师的情感劳动也需随之灵活调整，

在课堂上，教师需要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家校沟通时，教师则需要

用亲切、耐心的态度与家长共同探讨孩子的成长问题；而在与同事和领导的交往中，教师则需要展现出

合作、尊重的情感态度，以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这种情境性的特征使得教师的情感劳动在不同场合下

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效果。 
其次，教育活动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活动，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教师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之

中，职业特性要求他们与学生、家长、同事、学校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员等建立或紧密或松散的人际关

联。无论是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互动教学，还是在课外与家长、同事、领导进行沟通交流，教师的情感

表达和情感引导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积极的情感表达和沟通，教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同时也能够赢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互动性的特征使得教师的情感劳动成为教育

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再次，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来影响和感染学生。教师受职业

天性的影响对学生天然地抱有一种关心爱护之情，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也会体验到各种情感，如喜悦、挫

折、焦虑等，这些情感也会反过来影响教师的情感劳动。因此，教师情感劳动的情感性特征既体现在教

师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上，也体现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自身情感的体验和变化上。 

3. 教师情感劳动的现实困境 

随着对教师职业特性的深入探索，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教

师工作含有高情感劳动”已然逐渐成为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教师的情感状态对其工作体验和生活质量

有着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情感劳动中的情感失调和消极体验往往与较低的工作满意度、组织认同感乃

至身心健康问题紧密相连[8]。另一方面，情感教育是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情感不仅对自身

具有重要影响，还与学生学业成绩与人生发展具有密切联系，是课程改革与教育变革中需要重视的议题

[9]，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关乎育人工作的品质。教师情感劳动所面临的困境，绝非仅是教

师群体内部的孤立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整体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关注教师的情感

劳动与情感状态，探究其面临的情感困境并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是促进教师发展、提升教育质量的重

要保障。根据格兰迪和梅洛伊提出的情感劳动工作机制模型[10]，从事件、个体和工作情境三个层面出发，

可以将教师经常面对的情感困境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 个体内外冲突产生的情感失调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社会职责，教师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契约关系”[11]。这种关

系不仅体现在外显的情感规则对教师的明确要求上，更体现在内隐的文化价值规范对教师无形的束缚之

中。一方面，社会政治文化通过制定情感规则如专业标准、道德规范等约束教师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旨

在引导教师恰当表达情感，确保教育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社会以高文化标准定义和评估教师，

不同历史时期诸如“人师”、“工程师”与“传承者”等美誉均体现出对教师极高的要求，在以“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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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的情感要求下，教师的个人情感诉求往往不被重视。如此，当教师内心的意愿与外部的要求相冲

突时，情感劳动相应而生。教师为了满足工作的需求而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抑制自身的真实情感，这种长

期的内外不一致状态，很容易导致情感失调[12]。 
在教育情境中，教师能够体验到的个体内外部冲突最为明显的是课堂内外情感体验相分离的冲突。

有研究者通过大量访谈资料发现，教师在课堂上呈现出正面情感更多的是出于对外部职业道德、职业素

养的考虑，认为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需要向学生传递正面的情感，而在课堂外，则会因为各种

因素而感到焦虑[13]。由于“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身份和职责，他们在课堂内外经历的情感体验与表达

之间往往产生了一种割裂和冲突。极力在课堂上维持专业和冷静的教师，实际内心却充满了疲惫和焦虑。

这种内外的情感不一致，正是情感失调的具体体现。此外，“教师情感劳动构成了教学热情的核心”[14]，
教师长期承受工作压力和个人情感上的困扰，可能使其逐渐失去对教学的热情和投入，在课堂上敷衍了

事，缺乏创新和活力，甚至对学生的问题和需求也显得漠不关心，既影响教学质量又不利于师生之间的

信任与互动。 
(二) 复杂情感事件导致的情感负荷 
情感事件(emotional event)是情感劳动的时机和着力点，一系列随机出现的情感事件共同构成了情感

劳动场[15]。教师在其情感劳动场中面临着许多情感事件，需要进行情感调节，以作出恰当的回应。各类

复杂多变的情感事件所诱发的种种消极情绪进而导致了情感负荷[16]。 
基于莫里斯等人的研究，可从频率、强度、多样性与持久性等方面来剖析情感劳动的负荷水平[17]。

首先，教师的情感负荷表现在高频次、多样化的情感表达上。面对不同的工作情境与对象，教师需要展

现的角色与情感状态各异。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教师是温柔细致的引导者；家校沟通时面对家长，教师

是认真负责的联络人；教学研讨时面对同事与领导，教师又是积极参与配合的研究者。情感表达的多样

性与频繁性，使得教师在进行人际互动时，需要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展现不同的情感反应，情感调节的

频率越高，其情感负荷水平自然也随之升高。其次，教师情感劳动的负荷持久且高强度。由于职业特性，

教师几乎无法明确有“卸下角色”的时刻。无论在校内校外，只要有学生或家长出现，教师就要立即展

现得体的情感与行为，情感劳动是长时间持续进行着的。此外，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主体

之一——学生，是拥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且大多心智不成熟或不够成熟。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教

师需要时刻保持高度关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此持续的情感资源损耗愈发加重了教师的情

感负荷水平，据调查，我国有高达 82.2%的教师反映心理负荷过重[18]。 
(三) 情感资源损耗引发的情感倦怠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倦怠是资源消耗的结果。教师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需应对各类繁杂的情感事件，

投入大量的情感资源，然而这些资源的消耗往往得不到及时和充分的补充。长此以往，持续的情感付出

与回报的失衡会逐渐增加教师的厌烦感和挫败感，负担过度便会引发倦怠[19]。有研究证实我国教师群体

的倦怠程度较高，情绪衰竭和低成就感等状况普遍存在[20]。情感倦怠是一种消极、负性的态度体验，主

要表现为工作态度消极、个人成就感降低与非人性化三方面。 
首先，当教师长期消耗情感资源却得不到相应“回报”时，其工作态度会逐渐变得消极，具体可能

表现为对教学任务的敷衍，对课堂管理的松懈，以及对学生问题的忽视。其次，消极应付工作的教师还

可能会产生倦怠感，感到个人成就感的降低。教师可能会对自身的教学能力与职业选择产生怀疑，认为

自己既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又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低成就感又会影响教师的自我认

同和职业满意度，进而加剧情感倦怠的程度。此外，疲惫的教师在消极应对教育教学时，常会采取表层

扮演策略，敷衍的表演表现出一种非人性化。在与学生、同事和家长等多个不同主体互动时，许多“图

省事”的教师会简单机械地使用表层扮演来应付了事，即通过虚假的情感表达，抑制消极的表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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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出积极的表情行为。虽然调节了外部的情感表现使之与外部需求相一致，但内心的真实情感并没有

变化，内外部的情感的不一致会极大地降低自我真实感。教师压制自身情感敷衍地表演，表演性越强，

情感资源消耗自然也越大，将情感工具化的表演便将活生生的、具体的教师生命机械化、工具化，或深

或浅地消解了教师真实的“自我”，倦怠感也愈发加重。 

4. 教师情感劳动问题的优化对策 

教师情感劳动受到来自内外部的情感体制、社会期待与扮演策略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需要从多个

方面考虑优化教师情感劳动。借助戈夫曼拟剧理论分析视角，教师在前台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与互动，

会经历丰富多样的情感体验，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情感输出后，教师在幕后容易感受到无助与焦虑等负面

情绪的累积。鉴于此，社会应当为教师提供情感释放、安抚、离场的后台，增强教师对教育这项社会事

业的责任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发挥好社会对教师的情感支持思维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情感

规范与社会期望对教师身份的情感控制若过于严苛，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教师的情感自主权，加剧其内心

的情感冲突与困境。有研究指出，在组织因素中，教师是否得到管理者和同事支持，在工作环境中的自

主性氛围对教师情感劳动有极大影响[21]。由此，给予劳动者较高程度的自主性可以有效缓解情感劳动的

负面效应，激发其内在的工作动力与创造力。此外，“教师情感智慧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心理结构走向

更高级形态的标志”[22]。情感智慧能力是教师应对复杂情感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促进自身成长与专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社会、组织与教师个人三方面的协同努力，降低教师在情感劳动中的压力与负担，

让教师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更多地体验到“真实的自我”，尽可能地减轻情感劳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 提供全面丰富的社会情感支持 
社会文化与权利规则规制着教师的情感，使其在工作情境中不得不表达伪装的情感，情感上的压力

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生活与身心健康。根据社会支持理论，情感支持极为重要，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

获得的支持能够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23]。在个体情感劳动过程中，良好的社会支持有

利于个体情感的生发与调节，因此，需要社会多方给予教师情感以全方位、持续性的广泛支持，具体来

说： 
首先，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承认教师情感劳动的重要性，重视教师情感压力问题是首要任务。一

方面要调整大众对教师角色和工作的认知，避免过度理想化或刻板印象，如“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

生成才的铺路石”等标签，而应降低对教师的期待，将其视为具有真实情感的普通人，避免过高的情感

期待造成过度的情感压力；另一方面要破除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偏见，既不能将教师劳动简单地定义为脑

力和体力劳动，忽视其情感劳动，也不能将教师的专业性等同于对情感的压制，误解教师情感劳动。由

此，在尊重理解与重视的氛围内，鼓励教师正视自身情感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其次，将对教师情感价值的认可转化为实际行动，是缓解教师情感资源耗损、解决其面临问题的关

键。从政策层面，国家和政府可提升教师的工资待遇，确保合理的薪酬结构能够补偿情感劳动带来的心

理成本。薪酬设计应综合考虑教师的工作量、情感投入程度及教学成效，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在学校层

面，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同样重要，通过明确教学与非教学任务界限、减少非必要的行政事务，让教师

能更专注于教学任务，从而减轻压力。 
此外，在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下，结合家校联动和家长委员会等平台构建双方交流的桥梁，也是支

持教师情感劳动的有效途径。学校应引导家长正确认识教师的角色定位，理解其作为“生命人”而非“工

具人”的本质，尊重教师的情感需求与表达，促进家校之间的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在真挚的双向沟通

中建立互相理解与尊重的关系，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二) 建设有充足自主权的情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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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常年置身于学校组织内进行情感劳动，已有研究明确指出，组织是教师倦怠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组织气氛对教师倦怠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当组织气氛更加和谐融洽时，教师的倦怠程度会明

显降低[24]。因此，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教师情感的氛围的同时，还需学校、教育管理部门等相关组织进一

步优化管理，给予教师更多自主权，释放情感空间。 
一方面，“教育教学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生成性。教师必须因人而宜、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即时做

出最优的选择、采取最佳的行动”[25]，这样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拥有和行使自主权。学校或教育行政部

门需要结合情感劳动的属性，联合多方主体，制定或优化情感规则。从情感规则的两个维度出发，在感

受规则上倡导如温柔、宽容等积极的情感；在表达规则上限制谩骂、侮辱等极端消极的情感，画出教师

情感的红线。在情感表达的理想状态与底线之间，给予教师自由表达感情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学校还

可提供社会情感知识与技能培训，普及情感表达的正当性与重要性，鼓励教师正视并接纳自己的情感，

健康地宣泄负面情绪。通过组织专家讲座、沙龙讨论等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促进他们

情感智慧的提升和成长。 
另一方面，人类情感的生成、变化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空间中进行的，空间中的人际交往

与实践活动也影响和形塑着人的情感，和谐融洽的情感空间会给人带来舒适与温暖的正向情感；反之则

会造成压抑与烦躁等负向情感。学校是教师工作的具体空间场域，学校管理者要充分重视、尊重教师主

体的价值需求，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实施以鼓励和民主为主的灵活管理，构筑和谐温暖的校园情感空间。

学校应在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去营造舒适、和谐、放松的校园环境，设立情感咨询

室或教师独处空间等供教师休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体现对教师情感的关怀。此外，还要以教师的需求

为准进行校园活动设计与安排，尊重教师的合理诉求，尊重教师的话语权，畅通教师表达个人意愿的途

径，为教师的情感表达提供适宜的平台。 
(三) 提升自身反思与情感智慧能力 
教师情感的调节与提升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既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也离不开教师主体自身的

不断体察、感悟与修炼。情感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社会智力的一种类型[26]，也是教师重要的能

力之一，对于其教育教学工作的质量及个人福祉有着深远的影响。罗森博格认为通过反思过程，情感可

以得到转换与改变，反思转换情感的方式包括情感确认、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27]。教师通过反思，能够

理解并准确判断个人情感表达的适宜性，全面认知情感劳动，并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调适自我情感，从而

不断提升自身情感智慧能力。 
一方面，由于个体内在的唤醒状态通常是模棱两可的，个体自身很难直接感受到，所以需要从环境

中找寻信息，以获得内在感受的意义[28]。教师可以从社会与学校中汲取更多支持性的信息，得到情感确

认，认可自身情感付出，获得育人的幸福感。教师应该学会察觉自己的情感，明确自身正在进行的情感

劳动，正视自身的积极与消极情绪。即使消极情感产生，人们内在的情感体验也并非完全不可控的。教

师可以进行生理上的操控，如有控制地深呼吸来消解愤懑或保持冷静。此外，教师还应该学会理解他人

的情感，尽可能减少与他人的情感冲突，构建良好和谐人际关系以减轻自身情感压力。 
另一方面，反思同样在行为层面上发挥作用。教师可以积极主动地运用情感表达来显示愉悦的体验，

也可以主动发泄负面情感，比如与他人交流、转移注意力、调整心态等，以免负面情感不受控制地发泄

在他人身上。同时，教师也可结合他者的反馈，通过他人积极的情感反馈获得精神上的支持，通过他人

消极的情感反馈，从中思考自身情感表达的合理性，完善自我。通过培养情感反思的习惯，总结工作中

的情感问题，以日或周为单位进行情感复盘工作，将情感反思纳入到教师自我的发展计划中，进而为日

后的情感劳动提供策略上和方向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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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教育是一种情感实践[22]。教师，作为这场实践中的核心角色，在劳动过程中既要满足社会的期待，

又要兼顾人际交往的要求，持续不断地倾注着情感。然而，这种高强度的情感投入，也使得教师成为了

情感风险的高发群体。研究表明，教师的真实情感与外在要求的表达一致度越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

感也相应提升；反之，若表里不一的情感体验增多，则情感失调的风险增加。长时间、高频次地维持感

受与假装之间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消耗的情感资源难以得到补充，则会进一步引发情

感倦怠。因此，教师情感劳动面临的情感失调、情感负荷与情感倦怠等诸多困境并不是受单一因素的影

响，而是外部工作情境、情感事件以及教师自身等多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实，不仅深刻

影响着教师的个人福祉与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更直接关系到教育活动的整体质量与长远效果。为有

效应对这一挑战，亟需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

理解，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学校组织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决策权与情感表达空间，建立健全

的情感关怀机制； 
同时教师自身也应提升自我反思与情感智慧能力，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寻找情感的平衡点，通过有效

的情感管理来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总之，教师情感劳动的优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从多

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与策略，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持续关注，共同努力为教师营造一

个更加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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